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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御大厦如一方沉默的现

代巨碑，蹲踞在营盘路肩头，目

光穿透车流与人潮，直抵地底

层层叠压的时光褶皱。这片街

巷的坐标原点之下，最深处的

基石正洇着三个字的纹路——

“六堆子”。它就藏在今日赐闲

湖口：辛弃疾雕像的剑穗垂着，

湖南议事会旧址的木窗开着，

郭亮烈士雕像的衣角飘着，三

者环抱的营盘路核心地带，恰

是清代“六堆”警所曾跳动的心

脏。北望洞庭波，南接湘江潮，

这方土地的脉搏里，始终响着

历史洪流冲刷岩壁的轰鸣。

营盘路的名字，是八百年

前南宋的风刻下的。辛弃疾在

此扎下“飞虎军”的营寨，旌旗

在江风中猎猎作响，那些铁甲

与战马的气息，穿透宋元明清

的烟尘，凝作地名里的筋骨。

但真正给这片土地刻上肌理

的，是清代驻防的印记。“六堆”

二字，原是满语里“警察驻所” 

的回声，它身边曾立着 “五堆

子”——专司粮秣仓储的所在，

两个名字像两枚咬合的齿轮，

转着帝国军政的晨昏。

五堆子是粮仓的魂。遥想当

年，驼铃在干燥的风里荡出细碎

的金声，粮车铁轴碾过青石板，吱

呀声里混着役夫粗重的喘息。成

袋的稻谷、小米在尘土中起落，黄

澄澄的颗粒从麻袋缝隙漏出

来，与兵丁的汗珠子一起，在

地面洇出深浅不一的印子。

六堆子的警所，则飘着另

一重气息。晨雾还没散尽时，

号角声便从高墙里钻出来，像一把钝

刀，慢悠悠割开街巷的睡意。披甲的

兵丁肃立着，皮靴踩过青石板，闷响里

裹着铁的沉。腰间的佩刀与锁链偶尔

相撞，“哐当” 一声，惊飞了檐下筑巢

的麻雀。最让人记挂的是那枚铜警

哨。暮色刚浸过街角的牌坊，哨声便

锐得像冰锥，“咻——” 地刺破黄昏，

把宵禁的命令钉进每户人家的窗纸。

有时是黎明前的黑，哨声突然炸开，像

块石头砸进平静的塘，街巷里立刻响

起慌乱的脚步声 —— 那是秩序在绷

紧神经。这警所的墙，砌的是

威严，守的是规矩，却也圈着

一整个时代的压抑。

可历史偏爱在严丝合缝

里找裂缝。这片被粮秣与警

哨捆紧的土地，竟在时代的风

雷里，悄悄成了新思潮的温

床。帝制的墙皮一层层剥落

时，共和的星火正从砖缝里

钻。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这

些名字，曾像影子一样掠过六

堆子的街巷。他们的帽檐压

得很低，遮住了眼里的光，却

遮不住脚步踏过积水时溅起

的亮——那是油纸伞边缘滴

落的雨，还是心头跳动的火？

某个轩馆的窗纸后，低语混着

茶气飘出来，“驱除鞑虏”的字

在舌尖发烫，“创立民国” 的

念在喉间生根。警哨的锐音

还在巷尾盘旋，思想的火星已

在阴影里撞出了燎原的势。

后来郭亮烈士在刑场吟“潇潇

夜雨滴江湖”，那“江湖”二字

重得很：既是脚下被湘江洞庭

夹着的土，更是革命者胸里装

着的苍生与河山，一滴雨落下

来，砸在地上是血，蒸在风里是魂。

沿营盘路走，拐进潮宗街，米码

头的石阶还留着当年卸货的凹痕，不

远处的陋屋却亮着一盏煤油灯。那

是当年办农民夜校，灯光像粒倔强的

星，从窗缝里挤出去，落在泥地上，也

落在学员们的心尖上。

凑近了看，屋里几张粗木桌凳，

被油灯熏黑的墙像块浸了墨的布。

每个教员站在灯前，布衫的袖口卷

着，露出结实的手腕，给学员们细数

着东家的地租、长工的汗、谷仓里发

霉的粮……老农眉间的沟壑里积着岁

月的尘，此刻却被灯光熨得微微发亮；

青年汉子的铅笔头在纸上划过，沙沙

声比窗外的虫鸣更急切，仿佛要在粗

糙的纸页上，刻下一个崭新的明天。

空气里飘着劣质烟草的呛，混着汗味，

可更浓的是种在悄悄长的东西——那

是被唤醒的力量，像春土里的芽，憋

着劲要顶开石板。油印传单在指间

传着，墨香混着指腹的茧，那些朴素

的真理便顺着纹路，往四乡八里的田

埂漫去，等一个风起的日子，长成改

天换地的巨浪。

领御大厦二楼的宣錡茶馆，博古

架上躺着那枚铜警哨。绿锈爬满它

的身子，像裹着三叠时光：第一叠是

清代的晨霜，结在哨口的棱角，吹出

来的是高墙内的肃杀；第二叠是辛亥

年的夜雨，顺着哨绳往下淌，响起来

是秘密行动的暗号；第三叠，是此刻

的茶烟，袅袅娜娜缠着它，把所有声

响都酿成了老茶客唇边的一声叹。

有人摩挲那只边角磨圆的旧茶盘说：

“你看这纹路……1922年长沙泥木工

人大罢工时，这盘里托的哪止是茶

杯？怕还有传单呢，字印得糙，可每

一笔都在发烫。”

灯火漫过营盘路时，辛弃疾雕像

的剑穗还在风里晃。这灯火里，有飞

虎军的甲光，有五堆子的谷香，有六

堆哨的铜音，更有无数先驱者的热血

在烧。而脚下的路，正踩着这些纹路

往前伸，一头接着沉甸甸的过往，一

头朝着亮堂堂的未来。

       那天中午，一家人正围在客厅吃饭，忽然

听见阳台传来一阵细碎的啾啾声。女儿立刻

来了精神，端着碗偏着小脑袋，猫着身子往阳

台张望，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连忙拽着我的

衣角压低声音道：“妈妈，阳台上有两只小鸟！

它们嘴碰着嘴，好像在谈恋爱呢！”

我笑着拉她坐回凳子，随口打趣：“小孩

子家的，懂什么恋爱。”

女儿那时读初二，性子大大咧咧的，剪

了个男孩子头，一副假小子模样。袖口经常

被磨破，每天放学或是周末，准会推着自行

车往小区里跑，和邻居家的男孩子比试谁骑

车更快，每次回来都是大汗淋漓，浑身沾满

灰土。我们都爱叫她“野丫头”，她却满不在

乎地回一句：“野丫头也是你们生的！”

孩子父亲放下手中的碗，满脸慈爱地看

着她：“好好吃饭啦！”对于孩子，他从来舍不

得责骂，总说女儿是用来宠的，等她大了，就

不黏我们了，到时候想多和她说句话，她还

嫌我们烦呢。

我起身挪动凳子，轻微的摩擦声惊到了

阳台上的小家伙。两只鸟儿扑棱棱扇动翅

膀，转眼便从阳台的小窗口飞出去了，只留

下满阳台金灿灿的阳光，和女儿那一声略带

遗憾的轻叹。

饭后，我收拾好碗筷踱到阳台，瞥见闲

置的花盆里多了些干枯的草屑与落叶。联

想到中午的啾啾鸟鸣，想必是那对小家伙衔

来的，是要在这方小小的阳台筑巢安家吧。

我寻了些柔软的枯叶铺在盆底，又垫上松软

的泥土，盼着它们能安心住下，在这方小天

地里繁衍生息。将花盆摆到显眼处，阳光洒

在身上，暖暖的。

忽然，几声清脆的鸟鸣落在耳畔。抬头

望去，门前的银杏树上，两只鸟儿正欢快地

嬉闹。我望着它们的时候，它们也偏着头回

望我。心想，会不会就是刚才飞走的那两

只？没过多久，两只斑鸠相继扑打着翅膀飞

了回来。它们个头不大，羽毛是光滑的麻灰

色，像披了件细腻的绒衫。在阳台边缘警惕

地观望片刻后，便跳进了花盆里。一只低下

头，用尖尖的喙轻轻啄起草屑细细铺展；另

一只则依偎在旁，时不时用头蹭一蹭伴侣的

羽毛，亲昵得很。

女儿放学第一件事，就是趴在窗帘后看

它们亲昵打闹，看得入神，连做作业都要催

上几次。我们的日子，忽然就有了新的盼

头，有一天，女儿惊喜地告诉我“鸟巢里多了

几枚淡青色的蛋！”

它们衔枝、孵化，迎来一窝窝毛绒绒的

幼雏。最动人的是哺食的时候，大鸟来去如

风，将觅来的虫蚁，投喂到那些张得浑圆的

嫩黄小嘴里。等雏鸟大了些，便跌跌撞撞跳

上多肉丛，在肥厚的叶片上，留下几个淘气

的小坑。

“妈，你的宝贝被啃啦！”女儿指着叶子喊。

“它们是客人嘛。”我说。

我守在窗边，看雏鸟们笨拙地扑腾着翅

膀试飞，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尝试。直到某

个清晨，阳台忽然静了下来，巢空了。风掠过

花盆边沿，卷着几根细碎的草屑悠悠打转，只

剩叶影沙沙，像一段轻轻被收起的时光。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女儿不再骑着自行

车满小区疯跑了。傍晚放学，她会拎着书包

径直走到阳台，蹲下来，和我一起把晒得干

透的枯叶揉碎，铺进花盆里。看见雏鸟扑棱

着翅膀，跌跌撞撞飞离巢时，她会望着空荡

荡的花盆，轻声说一句：“它们也长大了。”

日子被鸟鸣织了又拆，女儿书桌上的习

题本换了一本又一本，堆成了厚厚的一摞。

一晃便是数年。女儿高考还算顺利，要去另

一座城市求学。我和孩子父亲送她到了学

校，临别时，女儿一手拉着我，一手拉着她的

父亲，眼里闪着晶莹的泪光，一字一句地说：

“爸、妈，路上开车注意安全，到家了一定要

给我发个信息。”望着她转身走进校园，阳光

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忍不住鼻子一

酸，我家女儿，是真的长大了。

往日里满屋子的叽叽喳喳，渐渐化作了

手机屏幕两端的寥寥寒暄。饭桌上偶尔会

多摆一副碗筷，看电视时，孩子父亲的目光

会下意识飘向女儿紧闭的房门。这偌大的

屋子，静得能听见绿萝叶片舒展的声响。

阳台上的斑鸠依旧来了又去，去了又

回，每次落脚，成双成对。我望着它们相偎

的身影，竟分不清，是最初那对恩爱眷侣，还

是它们羽翼丰满的孩子，循着父辈的足迹，

来这片绿意里续写新的情缘。

阳光穿过玻璃，缓缓落在那空巢的花盆

边缘，落在新发的绿萝嫩芽上，积蓄了一个

冬天的绿，嫩得能滴出水来。微风拂过，几

缕斑鸠残留的羽毛从角落轻轻扬起，像一些

轻盈的、来不及抓住的念头。

我想，如果有一天，我的女儿谈恋爱了，

想必也会像这对斑鸠一般，寻一处温暖的归

所，与爱人相守相伴吧。那归所不必多大，

只要盛满春光与爱意，便够了。

       客机渐渐“按”下翅膀，随着一声

轮胎触底的尖叫，我们落地了。

当广播里传出的报站声在耳畔

响起时，我的心跳不由自主地与报站

声同步。作为一个在北京长大的“湘

伢子”，故乡的方言在电话里常常听

不太懂，但磁悬浮列车常常是我们返

湘旅程中的第一个“定位点”。

磁悬浮列车的闸门在我面前轻轻

打开。刚坐定，见前排几个中学生讨论

物理试卷。“磁悬浮的原理就是……”我

下意识地在心里接着往下背。那些

曾经生硬的公式，在这里竟像湘江水

一样自然。列车启动时没有轰鸣声，

只见窗外的风景悄然提速，仿佛长沙

这座城市正以自己的节奏迎接归人。

离开磁悬浮列车，我急迫地转

车，来到父亲曾跟我提起的、星城新

开通运营的另一条“未来线”。“欢迎

乘坐小飞鱼！”云巴站台上，穿校服的

学生这样称呼这辆无人驾驶的云巴。

他们主动把前排观景位让给外地游

客：“第一次坐吧？站这里最好看。”

车厢滑过桐溪古寺，双语报站声响

起，一个女生轻声说：“每次听到长沙

话报站，就觉得去多远都要回来。”

夕阳落在大王山，我站在观景台

上。身旁的摄影爱好者正调整三脚

架：“你看，那轨道像五线谱。”顺着他

的指向望去，云巴的银色弧线划过暮

色，湘江在远处铺展，更远处，是不断

生长的城市天际线。那些曾在短视频

里刷到的“网红长沙”，此刻以更具诗

意的方式呈现——既保留着山水洲城

的底色，又奏响着属于未来的旋律。

“我拍云巴三年了。”摄影大哥翻

着相机里的照片，“这些轨道高科技

能率先落地长沙，不容易。湖南人

嘛，就是咯种角色——”他顿了顿，满

脸自豪，“耐得烦、霸得蛮。”

不知不觉间，天色渐暗，肚子也

开始咕咕作响。我决定搭乘地铁3号

线，去五一广场体验一下特色美食，

也顺便看看长沙早已声名远扬的璀

璨夜景。

从桐溪站登车时，地铁车厢里人

不算多。在侯家塘转车后，似乎眨眼

间，五一广场站到了。一出站，人潮扑

面而来。街头歌手的声音在广场回

荡，臭豆腐的香气在空气中飘散，长沙

米粉的热气从摊位升腾而起。我在一

家老字号门口排队，旁边是几个操着

外地口音的游客，兴奋地讨论着“长沙

必吃榜”。我点了一份剁椒拌粉和一

碗牛肉粉，坐在街边小桌前，热气扑面

而来，胃和心都被唤醒了。

此刻，霓虹灯下，老街与新城交

织，骑着电动车的年轻人灵活地穿

梭，老人在巷口下棋……空气里似乎

弥漫着辣椒炒肉的味道，又像是隐约

传来的花鼓戏旋律。那一刻，我觉

得，每一盏灯下都藏着我听不太懂却

倍感亲切的乡音。

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回到

北京了，我的心却留在夜色中的长沙；

但记忆里的长沙，正在被重新对焦、变

得清晰。这趟匆匆的返乡行旅，磁悬

浮列车教会我故乡的速度，云巴让我

听见故乡的旋律，而日夜穿行的地铁

让我明白了高效率连接的价值——而

真正谱写星城乐章的，是无数在这座

城市里“耐烦”生活的人们。

我忽然明白：科技最大的意义，

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让每一个归来的

人，都能体验到故乡的温暖。城市的

温度与魅力，就是让身居其中的百

姓，在各自的“轨道”上，忙碌着、体验

着、幸福着……

        一大早，路遇邻居小王。

只见他刚停车下来，足蹬白色

跑步鞋，一双长筒白袜至膝；身

着背心短裤，一身田径运动员

派头。人清廋结实，腿部肌肉，

硬邦邦雕刻似的；后脑勺还扎

个小马尾，鹤立于我等油腻男

面前，显得特别精神。小王酷

爱长跑。连续几届马拉松赛，

他都参与了，名次在前 100 名

内。10000 多人开跑，获得前

100 的名次，对业余爱好者来

说，也算不俗的成绩了。我向

他注目，以表达我的钦佩之情。

“长跑得选一个僻静之地，

你这是从哪儿跑回来的？”“大

泽湖呀，开车 20 来分钟就到

了，那里空气新鲜，视野开阔，

环境幽静，适合跑步。”我问他

答。然后，他建议我也去大泽湖湿地

公园，走走看看，体验不一样的感觉。

我真是孤陋寡闻！要不是与小

王交流，还真不知身边就藏着这么一

个大泽湖湿地公园。私下，我仍对这

个大泽湖湿地公园存疑。以我的理

解，湿地为众多候鸟的栖息地，理应

远离城市，人迹罕见草木葳蕤的薮

泽，方能称之为湿地。如此才名副其

实货真价实。

百闻不如一见。

天气正好转凉，我随一众朋友去

了一趟大泽湖。方知我所耳闻的湿

地公园，全称为大泽湖近自然湿地公

园。乘电瓶车环湖观光，穿行于林中

幽径，我们左顾右盼，东张西望，目不

暇接。大泽湖在我们视野里，我们亦

在大泽湖怀抱中。湖畔的睡莲荷叶

菱角呀，被风依次掀动，在我们手机

像册里定格。湖中央，一些仿自然侵

蚀的小土墩，凸出水面，为水鸟歇脚

提供休憩之地。主体湖面约 800 亩，

四周 109 个大小形状不一的水凼，星

罗棋布，把人鸟自然隔离，让

鸟觉得安心，与人保持了一个

可时刻防备撤离的安全距离。

这些水凼里，还栽种了慈姑美

人蕉菖蒲等多种水生植物，除起

隔离作用外；还有净化雨水，动态

呈现不同湿地植物、从萌芽

到枯萎的生态演变之功效。

啊呀呀，快看！湖面聚

集的一大群白鹭，像在听从

谁的口令：一二三、预备起。

蓦地集合，从水面一

齐起飞，场面气势，颇

为壮观。有的在空中

盘旋；有的刚刚脱离

水面；还有的尚

在 水 面 扑 通 助

力、作势起

飞 。 它 们

的飞翔，不

是画家画笔下的静态画面；是大

自然中动态的连续的彩色图像。

动作优雅，别致耐看。而一些体

形偏小的鸳鸯和野鸭，自顾自在

波光潋滟的水面游弋。你飞你

的，我凫我的，全然不理会白鹭

的集体喧哗。

此情此景，让我记起早几年

写过一首《湿地》：“滩涂一大片

芦苇波浪般，起伏。在月光下的

湿地，在那只负责值更放哨，大

雁警觉的眼神里。风吹草动，不

是凶兆，是一种祥瑞，更是一种

柔情的抚摸。”

先前乘电瓶车观光是平视。

现在，我们在公园空中观光走廊

漫步，变换角度，又把湿地公园

俯瞰一遍。公园内居然还保留

了近 400 亩耕地，种植水稻，并

穿插种植油菜荞麦玉米等经济作物，

以及紫云英向日葵等色彩鲜明的观

赏植物。已是冬天了，田里稻穗金

黄，却不见农夫忙收割。陪同的公园

工作人员，主动替我们答疑解惑：这

都是刻意为之，包括那些柿子树枝

上，已经熟透的柿子，都是为鸟儿们

准备的过冬口粮。

空中观光走廊两边，还配备了一

些智能观鸟设备，爱鸟者可用 AR 望

远镜或光学望远镜，远距离跟踪观察

鸟类个体或群体。据统计，在湿地公

园栖居的鸟类，多达 200 余种。不远

处的树林里，一棵不到3米高的树上，

赫然有一个比篮球还大的鸟巢。

树枝把这鸟巢紧紧拥抱在树的胸

口，看上去像树的心脏，我侧耳聆

听，仿佛感受到了生命的律动。

鸟巢里也许有一窝肉嘟嘟的鸟宝

宝，嗷嗷待哺……

到底何为湿地？这个问题，

有许多科学的环境监测数据来

细分界定。而是不是湿地的问

题，人类没有话语权，花鸟鱼虫

说了才算。如果人类无节制地

破坏环境，任意践踏动植物栖息

地，草木必定惊慌，花鸟鱼虫必

定退避三舍。

大泽湖近自然湿地公园，颠

覆了我以往对湿地的认知。湿地

的存在，并非一定存在于人迹罕

至的地带，也可以就在我们身旁

的不远处——城中湿地，与城市

共融。祈愿未来，花鸟鱼虫，仍会

替大泽湖近自然湿地公园担保，

并签字画押。

亲近自然，放松身心；在大

自然的怀抱里，尽情地撒一回

娇，我们又何必舍近求远呢；走，

就去大泽湖近自然湿地公园吧。

冬日无雪

一性情中人从遥远的清朝

请来词句装饰季节

更远的唐宋听闻风声

也赶到旁列

一时间高朋满座觥筹交错

醉醺醺每人分一字礼带回

谁知这边筵席刚散

字却又在

      另一个名叫群的地方相聚

那里无论官阶

      不排座次长幼同席

所以更热烈

依然有酒香

吆喝声 　哭声笑声责怪声

多日不歇

       一阵寒风吹过

       河流消瘦了许多

裸露的河床

仍抱着一个未醒的梦

时间何曾虚度

一片落叶把自己献给了流水

       去一条河里游泳

像鱼儿一样

有相似的闲暇

循着沉浮的踪影

看浪花一朵一朵写诗，画画，呼吸

就不用害怕风雨，害怕冷

我并不急于下水

在冬季，气温很低

冷风在江面上愈加肆意生长

仿佛时间起了皱纹

麻雀在光秃秃的树枝上

或蹲守，或跳跃翻飞

任长风掀起单薄的衣角

踏着已近枯黄的草木

沿着便道从坡岸通向河面

没入水中的瞬间

我怀疑这条河给我的

是世界的终点还是起点

我并不急于下水，取冷

这有冷暖的人间

冷来了，南方的一个小城

其实天气预报早就告诉我了

就算不说，我也知道

这个季节是应该冷

沿着湘江，我逆风而行

流水的方向像我一样

发黄的叶片在空中飘舞

好像在为这冷风助兴

河的中央，航标船摇摇晃晃

阳光洒在河面上

映照出褶褶巴巴的皱纹

有如人世间的真相

坡岸上，遛狗的继续遛

跳广场舞的脚步没有停过

冷风从身边吹过，至于吹到哪里去了

我无需知晓，万物各有自己的疆域

不经意间，又有人要从通讯录中删去

像棋盘上拿走了一粒棋子

很多人还是像我一样在风中行走

我该怎么向他们描述

我热爱这人世间的一切

包括拂过脸颊的冷风

如果有闲暇，天黑前就来走走

十二月，这有冷暖的人间

当时只道诗寻常
       当时只道诗寻常

后来才知

是闪电

是极光

是冰山突然崩裂

是树顶上够不着的果实

是卡在喉咙里的声音

甚至扭曲的笑靥

你想把她宠在怀里

可她偏偏躲在角落

有时又跑到偏僻的异乡为异客

你追她

为她疯

甚至付出生命

而她却可能

无动于衷 冰冷如铁

寻一处
温暖的归所

  凌泓

亲
近
近
自
然
谢
蓄
洪

冬日无雪
   （外一首）

冯建武

游过冬季（外二首）

过德文

轨道上的长沙
龚思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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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资讯 公告声明

电   话:0731-82205305
Q    Q:800083498
微   信:长沙同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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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站 优 化 数 据 处 理 服 务
湖 南 前 沿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前沿品牌网站流量优化 遗失声明
张建国(身份证号码:4301221965
02131176) 遗 失 长 沙 市 望 城 区
金 山 桥 街 道 桐 林 坳 社 区 渔 婆
塘 组 37 号 个 人 建 房 用 地 规划
许 可 证 ，证 号 : 望 规 乡 副 字 第
200901159 号(NO.004141)，面积:
240 平方米；遗失个人建房用地
许 可 证 ，证 号 ：望 国 土 建 字 第
0005996 号 , 面 积 : 100 平 方 米 。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湖南万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遗
失财务专用章、私章（王卫华），
并于 2021 年 1 月 21 日起启用新
的财务专用章，特此声明。

告知函
张 中 秋（430722196608249212）：

因四方坪四方商贸城 28 栋房屋

租赁及买卖一事，请见报后速与

曾 红 梅 13755156494、马 焱

15873146908联系。特此函告。

遗失声明
株洲市茶陵县严塘镇高径村遗
失湘财通字【2023】NO00220001
至 00220025 共计 25 份湖南省村
民（社区居民）委员会收款收据，
声明作废。

声明
熊得辉(432302197012186010)以
前系我公司临聘人员，主要责任
是工地协调员，于 2025 年 1 月份
被我公司解聘，公司从未授权熊
得辉签字权(和公司相关一切业
务)，以前和今后所有经熊得辉
签字的公司相关文书，均系熊得
辉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特此
声明。

湖南楚德建材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长沙市芙蓉区小明星幼儿园经
理事会决议注销民办学校办学
许可证，教民 143010260000068，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24301025
932961259，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本公告公示期为6个
月。联系人：李娜 13975168027

注销公告
长沙市芙蓉区南阳春天幼儿园
经理事会决议注销民办学校办
学 许 可 证 ，教 民 143010260000
598，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52430
1020516703899，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本公告公示期为6个
月。联系人：文满辉13808461288

●湘江世纪城贯江苑业主周淑
华（身 份 证 号 码 ：43068219651
112772X）遗失湘江世纪城 B026
车位开发商购买合同、物业车位
使用协议原件和发票各 1 份，声
明作废。
●邵梅芳（身份证：4301231968
01173487）遗失长沙市第八医院
住院收费票据 1 份，发票号码：
0021317847，金额：82686.39 元，
声明作废。

●李梦不慎遗失湖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妇科学硕士专业硕士学位证
书 ，证 书 编 号 ：1054132021
0009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健康必读杂志社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于

2024 年 1 月 1 日核发的期刊出版

许可证副本，证号：湘期出证字

第129号，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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